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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刘 言

一个比灌木丛高不

了多少的小女孩倒在灌

木丛里，成千上万的人

为她揪起了心。

刚 刚 过 去 的 周 末 ，

一 段 网 络 视 频 广 为 流

传。画面中，一个小女

孩被一女子用自行车 3

次撞倒在马路边的绿化

带 里 。 小 女 孩 爬 起 来 ，

捡 起 自 己 掉 落 的 发 箍

后，又被女子左右开弓

抽了 4 个耳光。

观者又惊又怒，质

问是什么人对一个孩子

如此使用暴力。有网友

称，该女子乱丢垃圾被

小女孩捡起，恼羞成怒

打人。有人甚至在朋友

圈悬赏 1 万元，寻找这

名施暴女子。

随后，西安警方发

布 通 报 称 ， 经 核 实 ，

视 频 中 成 年 女 子 与 小

女 孩 系 母 女 关 系 ， 事

情 发 生 在 6 月 5 日 ， 女

儿 扰 乱 课 堂 纪 律 并 与

其 他 学 生 发 生 纠 纷 ，

母 亲 被 学 校 两 次 约 谈 ，

愤而打骂体罚。

警方表示，已对该

女子进行批评教育，责

令 其 带 女 儿 去 医 院 就

诊，同时告知该女子教

育 子 女 要 注 意 方 式 方

法。该女子表示已认识

到自己行为的错误，以

后坚决改正。

这场当众发生的成

年 人 对 未 成 年 人 的 暴

力，如果发生在素不相

识的人身上，结果可能

会大不相同。根据治安

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

的规定，殴打他人的，

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，要被处以五日以

上十日以下拘留；当被殴打、伤害的对象是

残疾人、孕妇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六十

周岁以上的人时，施暴者要被处以十日以上

十五日以下拘留。

而当它发生在母女之间时，结果是“批

评教育”“以后坚决改正”。不少网友担心，

小女孩逆来顺受的姿态和木然的表情，可能

意味着她不是第一次承受类似的暴力。

有研究表明，儿童期遭受情感和躯体虐

待的孩子，往往会出现智力发育迟缓、语言

发展迟滞和学业表现失常。更为严重的是，

这往往会影响儿童对于社会的认知，他们更

容 易 把 交 往 对 象 知 觉 为 敌 意 的 、 难 以 信 任

的，遇到挫折时更多表现出激怒、固执、缺

乏热情等负面情绪。

老话讲，“三天不打上房揭瓦”“棍棒下

面出孝子”⋯⋯类似的教育理念如今仍不缺

市场。全国妇联 2013 年出版的 《新时期中

国 妇 女 社 会 地 位 调 查 研 究》 显 示 ， 中 国 家

庭中，10-17 岁儿童遭到父亲和母亲家暴的

比例分别为 43.3%和 43.1%。

我常常在朋友圈里看到，辅导孩子作业

的家长发布“忍住，不能动手”，隔着屏幕

都能感受他们的火气，真正“动手”的并不

多，有些还要反复忏悔。仔细想想，那些以

“不娇惯”为名对孩子实施的暴力，多少是

因为父母自己不爽，甚至是因为自己人生不

努力、不成功，把孩子当成发泄的对象，寄

望孩子做到自己做不到的事。也无怪今年两

会上，有政协委员提出建议，家庭教育应尽

快立法，让父母“持证上岗”。

家长有管教孩子的权利与义务，但突破

必要限度的体罚甚至是虐待，会触犯法律。

我国刑法规定，经常以打骂、冻饿、捆绑等

方式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进行肉体上、精

神上的摧残、折磨，情节恶劣者，涉嫌构成

虐待罪，要被追究刑事责任。

2018 年年底，有一个 8 岁女孩的遭遇引

发全网关注，她的父母受到了法律的惩罚。

女孩家中的摄像头拍下她写作业和吃饭时被

父母掌掴、揪头发，以及父母用扫帚、塑料

椅子等坚硬物品殴打她的画面。甚至她弟弟

趁父母不在的时候也有样学样，对女孩抓挠

殴打。

视频里的女孩被打后镇静得让人心碎。

她默默捡起作业本，重新坐回椅子，不哭不

躲，不吵闹不反抗。经过警方核查，那对父

母对殴打女儿的事实供认不讳，被采取刑事

强制措施。当地妇联为女孩向法院申请人身

安全保护令，并安排专业社工对女孩进行陪

护和心理辅导。

不过，相关法规也指出，有的父母教育

子 女 方 法 简 单 、 粗 暴 ， 有 时 甚 至 打 骂 、 体

罚，这种行为是错误的，应当批评教育，只

要不是有意对被害人在肉体上和精神上进行

摧残和折磨，不应以虐待罪论处。

在上周末发生的事件中，涉事女子在大

街上就能大打出手，那在看不到的地方，女

孩又会有何种遭遇？在母女之间，这种行为

发生的频率如何？女孩的身心健康状况是否

受 到 影 响 ？ 这 些 细 节 不 仅 影 响 着 事 件 的 定

性，也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，从而进一步

跟进调查，依法处理。

就在不久前，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国家监

委、公安部等九部门会签下发了 《关于建立

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》，

明确国家机关、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

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，密切接触

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，对

性侵、虐待、欺凌、拐卖等九类侵害未成年

人的案件有报告的义务。

随着相关法律不断完善，相关制度建立

健全，我期待类似的事件不再依靠网友的曝

光才被关注，期待受到伤害的孩子能够尽早

得到帮助，我盼望着下一次，当暴力又试图

披着血缘的盔甲伤害孩子时，扬起的巴掌会

遭到强硬的抵抗——以法的名义。

别让血缘再帮家暴脱罪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杨 海

数 字 “6” 如 今 对 陈 珂 有 着 特 殊

意 义 。 每 次 消 费 前 ， 他 都 要 把 商 品 价

格除以 6——作为一个外卖骑手，6 元

是 他 每 单 的 平 均 收 入 ， 他 想 知 道 眼 前

的商品需要送多少次外卖才能买到。

两 个 月 前 ， 他 还 是 个 白 领 ， 在 上

海 一 家 马 拉 松 赛 事 运 营 公 司 里 ， 拥

有 一 张 属 于 自 己 的 办 公 桌 。 不 管 冬

夏 ， 写 字 楼 的 玻 璃 幕 墙 都 会 遮 挡 住

强 烈 的 阳 光 ， 空 调 让 室内保持着舒适

的温度。

在家人眼里，这是一个重点大学毕

业生应该有的样子。对热爱跑步的陈珂

来说，这份工作也符合自己曾经对未来

的期待。

疫情改变了一切。今年上半年，全

国各地的马拉松赛事都被搁置，失去业

务的公司就像进入了“休眠”——员工

不用上班，办公区保持着春节放假前的

样子，没人知道这里什么时候才能重新

忙碌起来。

陈珂每月的收入从 1.2 万元，降到

了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 2480 元。在来

到上海的第三年，他不得不面对一个尴

尬的事实：自己第一次处在“半失业”

状态。

他 选 择 “ 打 零 工 ” 来 度 过 这 段 时

期，成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“数以亿

计 ” 的 “ 包 括 零 工 在 内 的 灵 活 就 业 人

员”中的一个。

除 了 外 卖 骑 手 ， 这 些 “ 零 工 ” 还

可 能 是 快 递 员 、 滴 滴 司 机 、 代 驾 ， 或

者 网 络 主 播 。 他 们 处 在 不 同 城 市 ， 曾

经 从 事 不 同 的 工 作 ， 现 在 他 们 不 得 不

做 出 改 变 ， 去 适 应 不 确 定性越来越高

的外部环境。

“黑天鹅可能是疫情，也可能是别

的事情。”陈珂把这次经历当作“危机

演练”。

他没想到的是，做了两个月骑手，

收获的不只是应对危机的经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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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到公司通知停工的电话时，陈珂

没有感到一点意外。只是那时他还没做

好准备，去面对接下来的艰难。

那 段 时 间 ， 他 总 是 在 公 园 的 长 椅

上，“一坐就是一下午”。他努力思索，

想要寻找到一个解决方案，却又摸不着

方向，“感到从未有过的无助、慌乱”。

因为和公司还有劳动合同，如果不

辞 职 ， 他 就 没 办 法 再 做 一 份 相 对 “ 正

式”的工作。他针对自己的相关行业投

了十几份简历，想找一份短工，但没收

到任何一个面试通知。他清楚，这些公

司也都在经受疫情的冲击，投简历只是

为了最后一丝可能，但这一次，运气没

有站在他这边。

与此同时，在河南郑州，翟一帆正

被生活“压得喘不过气”。

他在一家旅游类的 B2B （Business-

to-Business 的缩写，指企业与企业之间

通 过 专 用 网 络 或 互 联 网 进 行 业 务 合

作——编者注） 公司上班，负责开发旅

游产品卖给旅行社。受疫情影响，公司

业务完全停滞，员工工资停发。他的妻

子也在旅游行业工作，两人只能待在家

里，等待疫情结束。

一开始，翟一帆并没有把这种状况

太当回事。原本每年春节过后就是旅游

淡季，他习惯这段时间的低收入状态。

压力来自于快速缩减的积蓄。每月

初，银行的账单就会准时发到他的手机

上，房贷和车贷加起来要 1 万多元，再

加上一家三口的吃穿用度，翟一帆的家

庭收支彻底失衡。

“如果这样下去，我最多撑到八九

月份。”简单地计算后，一向对生活满

意的翟一帆，第一次感受到了家庭经济

的脆弱。

成为待业青年后，陈珂在上海的生

活也开始变得不易。那段时间他特别害

怕天黑，“每天都是净支出，一到晚上

就意味着第二天又要花钱”。

除 去 每 月 1500 多 元 的 房 租 ， 公 司

发的基本工资只剩下 900 多元。虽然有

些积蓄，但对于从小生活在农村的陈珂

来说，那些“家底”还未到不得不用的

时刻。

他意识到眼下最需要做的是及时止

损 ， 所 以 很 快 就 开 启 了 自 己 的 “hard
（困难的——编者注） 模式”——每天

必须的开支里，吃饭被压缩到日均 7 元

钱：早餐吃燕麦配牛奶，3 元。午饭是

泡 面 或 者 米 饭 配 黄 豆 酱 ， 平 均 3.5 元 。

晚饭一般不吃，或者吃一碗白粥，0.5
元。出门 3 公里内靠步行，距离再远点

的就坐地铁或者公交车。

对 于 每 月 少 收 入 的 1 万 元 来 说 ，

这 些 “ 止 损 ” 还 远 远 不 够 。 待 业 期

间 ， 陈 珂 拥 有 最 多 的 是 大 把 的 时 间 。

他 想 把 这 些 时 间 利 用 起 来 ， 尽 可 能 转

化成收入。

“ 当 时 不 知 道 疫 情 还 要 持 续 多 久 ，

那几个月本来应该正常工作的，靠的就

是出卖时间或者体力、脑力来赚钱，我

不能把时间浪费了。”

原来的行业没有工作机会，他开始

关注那些门槛不高，又能快速上手的工

作。他考察过快递员，最终因为时间不

够自由放弃。他也注册过滴滴司机，但

又 不 相 信 自 己 的 “ 车 技 ”， 再 加 上 没

车，随即打消了念头。

外卖骑手成了他的最佳选项。对陈

珂来说，从事这个职业需要投入的一笔

最高成本，只有不到 200 元——一套新

的头盔、骑手服，再加上餐箱。电动车

可以租，每天 10 元。

装备到手，再经过两天的线上培训

后，陈珂拥有了一个新身份：饿了么外

卖小哥。

即 使 “ 身 无 分 文 ”， 有 人 也 可 以

“零成本入行”。在广州，因疫情待业甚

至负债的李江天，所有的工具只是一部

手机和一个用了 4 年的旧书包，他只靠

地铁、公交和共享单车就开始了跑单。

翟 一 帆 选 择 了 当 代 驾 司 机 。 这 个

职 业 要 求 有 5 年 驾 龄 ， 并 且 有 熟 练 的

驾 驶 技 术 ， 因 此 比 起 外 卖 员 ， 年 龄 门

槛也偏高。

在滴滴代驾的面试现场，翟一帆与

50 多 个 中 年 男 人 聚 在 一 起 。 这 些 未 来

的“同行”原本来自各行各业，“有搞

午托的、卖建材的，还有开货车的”。

大 家 戴 着 口 罩 ， 没 有 太 多 交 流 ，

但 眼 神 接 触 的 瞬 间 ， 他 立 即 就 能 读 出

对 方 的 状 态 ，“ 焦 虑 、 疲 惫 ， 和 我 一

样”。

陈珂、李江天和翟一帆在选择新职

业时，都做好了随时回到原工作岗位的

准备。他们都清楚，不管是外卖骑手，

还是代驾司机，这些“零工”的退出成

本都和进入成本一样低。

他 们 的 选 择 不 仅 是 一 时 的 应 变 之

策，也是一种趋势。世界银行在 《2019
世界发展报告》 中提到，未来劳动力市

场将日益变成“零工”（Gigs），而不是

工作。

事实上，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

临时工作 （包括“零工”） 在工业经济

体中的占比就开始上升，这是由不断变

化的供需关系决定的。

如今，提供按需服务的行业越来越

多。在技术的加持下，陈珂、翟一帆们

不过是作为劳动力资源，进入互联网平

台，然后快速配置到了最需要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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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岗第一天往往是艰难的。

第一天送餐时，陈珂碰到一家出餐

慢的饭馆，因为太过着急，他把塑料袋

上的“46”看作了“49”。眼看就要到

达目的地，商家突然打来电话，告诉他

拿错了单。

他 只 能 原 路 返 回 、 换 餐 ， 再 把 外

卖送到顾客手中时，已经超时近 20 分

钟 。 这 次 紧 张 的 送 餐 过 程 ， 最 终 没 有

给 他 带 来 任 何 收 益 ， 只换来站长一通

责骂。

因为不熟悉流程，这天陈珂路没少

跑，却只送了 7 单，收入 39 元。最后一

单送到一半时，电动车电量耗尽，他只

能把车子停到路边，骑共享单车跑完了

最后 5 公里。

来到客户门前，他已经满头大汗，双

腿软到“差点没跪下”。他不断向门缝里

伸出的脑袋道歉，完成订单后一边自责，

一边慢慢挪到小区门口。

站在路边，他感觉自己累到再也迈不

出半步，不得不忍痛“奢侈了一把”，打

了辆“滴滴”。他给司机指路，先开到电

动车停放的地方，卸下电瓶和餐箱，装进

后备箱。

“你们外卖小哥现在下班都开始打车

了？”司机从后视镜里盯着还穿着骑士服

的陈珂，一脸疑惑。

陈珂苦笑，把一天的遭遇分享给面前

的陌生人。话音刚落，司机抬手在手机屏

幕上一划，结束了行程。

“小伙子，咱们都不容易，剩下的路

就当我送你回家了。”

坐在后排的陈珂侧过脸，眼泪“没出

息”地流了下来。自己跑了一整天，收入

不到 40 元。如果再除去车费，当天几乎

等于白干。

他不知道自己的眼泪到底是因为尝到

辛酸，还是感到温暖。“待业”的几个月

里 ， 他 遇 到 过 更 大 的 委 屈 ， 和 更 多 的 感

动，但这是他唯一一次流泪。

翟一帆上岗的第一天也不轻松。晚上

7 点，他来到系统指派的“新手”区域，

等待第一单生意。他把手机攥在手里，忍

不住频繁刷新派单信息。20 分钟后，手

机的震动从手指快速传递到大脑，这几乎

让他打了个激灵，第一份订单来了。

系 统 显 示 ， 自 己 距 离 客 人 3.6 公 里 。

他 知 道 客 人 叫 代 驾 时 ， 酒 席 一 般 已 经 散

场，不会预留太多等待时间。那时他还没

来得及买电瓶车，没时间考虑，到路边刷

开一辆共享单车就出发了。

“我咬着牙，站起来使劲蹬，3.6 公里

5 分钟就到了，和骑电瓶车用的时间差不

多。”就这样，翟一帆用共享单车创造了

自己的骑行速度记录。

到酒店附近后，他放好自行车，强压

着就要喘出的粗气，平复呼吸，走到客人

面前。客人点头示意，把钥匙递给他，然

后坐进车里，中间没有一句交流。没人知

道他刚刚的“风驰电掣”，没人问他的名

字、细看他的样子，一切都像他想象的那

样平常，“我只是个代驾司机，我只需要

完成自己的工作”。

最初几天，翟一帆发现零点过后自己

总是接不到派单。这个时段代驾需求量减

少 ， 代 驾 司 机 需 要 主 动 向 平 台 “ 报 单 ”，

才能保证自己的业务量。

他经常看到同行守在酒店门口，见到

客人走出来，就凑上去，推销自己的代驾

服务。

在过去的工作中，翟一帆也需要经常

与客户打交道，但都是商务往来。“大家

坐在桌子前谈判，谁也不用降低姿态。”

现在，看到近在咫尺的客户，他却拉

不下脸，“过不了心理关”。

陈珂也把自己的新职业当作了秘密。

3 个月来，他没在同事群里透露过任何关

于自己送外卖的信息，怕“掉价”。

家人是最重要的“保密对象”。“他们

每次跟街坊谈起自己的儿子在上海有个正

式工作时，都很骄傲。”陈珂也理解，在

河南农村，一个重点大学毕业的孩子只有

如此，才叫有出息。“如果他们知道我现

在在送外卖，可能会疯掉。”

广州外卖骑手李江天的上一份工作是

销售。跑单期间，他关闭了朋友圈，“没

人愿意跟一个外卖骑手谈生意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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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到第十九天时，陈珂的日收入第一

次突破了 300 元。

那天收车后，他买了两杯星巴克犒劳

自己。春节前，这是他“想喝就喝”的饮

品，现在看着握在手里的咖啡，他首先想

到的是“需要送 10 单外卖才能买到”。晚

上到超市买菜，猪肉的单价是“每斤 5 单

外卖”。

不管是送外卖，还是代驾，跑完一单

就马上能看到自己刚刚挣到的钱，这种收

入 模 式 几 乎 改 变 了 陈 珂 和 翟 一 帆 的 消 费

观。

“以前工资都是按月发，感觉钱还不

少。现在每天在手机上看到自己的收入，

感觉那都是辛苦钱。”翟一帆笑着说。

做代驾前，他每天下班后，不是与朋

友聚餐，就是在家打游戏。现在，晚上 7
点半，他会准时带上折叠电动车出门，开

始一天的工作。最晚的一次，到家时已经

天亮。

陈珂每天要走超过 1.5 万步路，爬 50
层楼。最“惨”的一次，他碰到一个小区

电梯维修，只好一口气爬到 12 楼。

在做骑手的第二十五天，他的膝盖在

反复上下楼后“歇菜了”。长期跑步的经

验告诉他，膝盖有了积液。他不得不在床

上躺了 3 天，才逐渐恢复过来。

之前他也在网上看到过，有骑手因为

订单快要超时，在电梯里急得哭出声。有

时 自 己 点 外 卖 ， 也 会 碰 到 火 急 火 燎 的 骑

手，一边把餐递过来，一边摆出离开的姿

势。那时他觉得这些都有点夸张，“不就

是一单外卖，怎么能这么着急”。

“以前只知道外卖小哥很辛苦，但没

有真正在意他们的处境。”陈珂说自己以

前是点外卖的，现在开始送外卖，“换了

位置，才更理解双方。”

他记得有次同事点外卖，晚到了半个

小时，对着骑手“暴跳如雷”。骑手没有

解释机会，只能不停地说对不起。当时陈

珂也在场，但他没说什么，甚至觉得同事

教训得好。

“他可能像我一样，车子没电了，也

可能只是餐厅出餐慢。”现在，陈珂开始

理解那个骑手的遭遇了，“自己犯了错却

没又没办法弥补，很难受”。

做骑手后，陈珂最怕的就是送餐途中

接到顾客电话。“打电话就说明对方已经

忍耐一会儿了，我不是怕客人给我差评，

而是这样的电话会让人觉得，这件事没办

好，对不起人家。”

他逐渐明白，任何一种工作，想要真

正做好都不简单。晚上送餐时，他看不清

楼 栋 号 ， 就 买 了 支 手 电 筒 。 为 了 防 止 洒

餐，他买了固定餐盒的夹子。

在广州，每次遇到天桥，为了避免倾

斜洒餐，李江天都要把餐箱取下来，先抱

着过桥，再回来推车。

成为代驾后，翟一帆开过各种各样的

“豪车”。他提前做了功课，把很多车型的

挡杆、手刹，甚至车灯开关的位置，记到

了自己的手机上，空闲时就拿出来翻看。

除了辛苦和收入，新职业也给他们带

来了“出圈”的机会。

来上海近 4 年，陈珂就像一个陀螺，

在住所 和 公 司 之 间 的 线 段 上 往 返 。 他 眼

里 的 上 海 ， 只 是 线 段 两 端 方 圆 3 公 里 内

的样子。

送 外 卖 让 他 重 新 认 识 了 这 座 城 市 。

有时刚从一个单价 15 万元左右的高档住

宅 出 来 ， 下 一 单 就 进 入 了 一 个 老 小 区 ，

“里面打隔断，一个隔间里还摆两张高低

床、住 4 个人的那种”。还有人一天三顿

都叫外卖，门口堆满垃圾，“家里搞得像

网吧”。

这 种 强 烈 的 反 差 有 时 会 让 他 感 到 恍

惚，但又无比真实。

一天下午，上海忽然下起暴雨，乌云

笼罩下，整座城市宛如黑夜。他提前收工

回 家 ， 然 后 打 开 应 用 ， 翻 看 自 己 一 天 的

“收成”。他发现，在这样风雨交加的天气

里，有人点了麻辣香锅，有人点了奶茶，

有人点了水果，“每一单的背后都是一个

人或者一个家庭，是最真实的生活”。

“ 我 每 天 都 能 接 触 到 形 形 色 色 的 人 ，

看到各个阶层的生活。看的多了，自己慢

慢也有了平常心。”陈珂说自己打消了一

些不切实际的想象，也不会再轻易怨天尤

人。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并且确信

双脚正结结实实地踩在路上。

在郑州，连续 3 天过了零点接不到派

单后，翟一帆终于走到酒店门口。目标顾

客越来越近，他向前一步，试着模仿从老

代驾那里学来的姿态、语气：“您好，请

问您需要代驾吗？”

对方回过头，礼貌地笑了笑，然后摆

摆手。这单没有成功，却让翟一帆多了一

些信心。

“客人很礼貌，让我觉得对方是尊重

我 的 。” 他 忽 然 发 现 ， 别 人 并 没 有 看 低

他，“是我自己看不起自己”。

后来与朋友聚餐时，他主动提起了自

己的新职业，并且现场打出广告，“以后

喝了酒，都找我代驾”。

现 在 ， 父 母 几 乎 每 天 会 主 动 问 起 ，

“昨天跑了多少单”，几个同事也向他打听

新工作，考虑入行。

他逐渐找到这份工作的乐趣，上岗不

过半个月，“除了跑车，其他牌子的豪车

基本都开过了”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见识了

许多中年男人最真实的一面——酒后，他

们更愿意在陌生人面前卸下防备。

他发现在郑州这座城市，晚上喝完酒

叫 代 驾 的 顾 客 里 ， 有 一 半 都 是 “ 搞 工 程

的”，“打开后备箱，就看到里面放着的白

色安全帽和荧光背心”。

他 曾 接 到 过 一 个 路 虎 车 主 的 代 驾 订

单 ， 平 台 要 求 代 驾 司 机 不 能 打 扰 乘 客 ，

上 车 后 两 人 礼 节 性地相互问好，就再无

交流。

“ 你 这 行 现 在 干 着 咋 样 ？” 一 阵 沉 默

后，有些醉意的车主主动发声。

那个看起来事业有成的顾客瘫坐在后

排，声音低沉，慢慢讲起生意遇到瓶颈，每

天筋疲力尽，又不想把情绪传递给家人。

翟一帆开始只是安慰，不一会儿，两

个男人就互相倾诉起苦闷。

这单结束后，翟一帆忽然觉得轻松了

许多。他发现，不管有钱还是没钱，光鲜

还是落魄，每个人在不同时期都有各自的

压力、困境，“自己遇到的这些事算不了

什么”。

翟一帆的公司还没重新开张，但他已

经决定把代驾作为长期的副业，“什么时

候干都能多一份收入”。

李江天考虑辞掉推销员工作，做全职

外卖骑手。只是他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：

零工经济目前还缺乏保障。这是种新型的

劳动关系，一般都不会签订正式的劳动合

同，因此社保还没有完全覆盖。

6 月初，陈珂的公司终于复工了。他

再 次 回 到 工 位 上 时 ， 已 经 有 了 不 同 的 感

觉。他拿出从前拟好的、已经落灰的职业

规划，在下一项待办事项里打上一个重重

的记号。

他没有把电瓶车退租，周末时又“重

操旧业”。只是这一次，他已经不再在乎

周围人的眼光。

（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）

奔 跑 吧 ，零 工

陈珂在送餐途中。陈珂把外卖放入餐箱。

陈珂在给马拉松志愿者做培训。

陈珂在顾客小区楼下。


